
20141211 電影《超越恐懼：高智晟的故事》座談會 與談人：黃國昌老師、朱婉琪律師 

10年的時間，從踏入成為一個當職業的律師，往未來推算10年的時間，大概可以讓

你開始在律師界不僅站穩腳步，我相信可能也可以讓你在生活上面過著相當好的生活，

如果在臺灣大型的律師事務所的話，或許可以10年的時間夠當到合夥人。 

 

高律師從1996年自學的方式到2006年被非法的剝奪律師資格，這10年的時間，他所

創造的卻是中國維權律師興起的一股風潮，在中國開始協助最弱勢的法輪功學員，我之

所以強調最弱勢是從國家機器的角度，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他們是中共最想要打壓也

最不願意去面對的一群人，幫這些最最弱勢的人站出來發聲音，也鼓舞了很多在中國年

輕的律師加入維權律師的行列。 

 

那當然對於一般的人而言，我相信我們很少很少能夠找到像高律師這樣的，他願意

承受這麼大的苦難，堅持他認為他所要捍衛的公平正義，真的很難，這也是今天高智晟

之所以是高智晟令他偉大之處。 

 

今天在政大法學院的這個空間看這個片，我覺得格外有意義，我相信這個片所傳達

的訊息可能遠遠勝於在法學院裡面上100個小時以上的法律倫理課，會帶給現在正在念

法律的學生認真的去思考我為什麼要念法律，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可能想要通過國家考

試，想要當上律師，我為什麼要追求這些價值，是拿到律師資格以後，經過10年的努力，

我可以當上某一個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還是經過10年的努力，我可以帶來給這個社會，

帶來給需要幫助的人實質的幫助。我相信這些問題在看完了這個片以後，今天來參與這

個活動，每一個人心裡面都會有他自己的答案，我不需要多說。 

 

那我想說的其實只有幾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說，大家應該要去思考對高智晟的故

事，為什麼在臺灣的電子媒體上面幾乎沒有看過，這麼重要的一個片子，這麼動人的故

事，這麼令人不忍心人權迫害的事件，在臺灣的電視台，特別是有線電視台我們看不到。 

 

我曾經在不少的公開場合說過，在臺灣的電子媒體上，你可能看得到有些電視台他

的立場偏執政黨，會去批判在野黨，有些電視台他會偏向在野的政黨，有人直接就說那

是綠色的媒體，然後去攻擊執政黨。但是你大概看不到什麼電視台會對目前臺灣的自由

民主造成最大威脅的中國共產黨，敢對他提出批判，那這個是臺灣目前的民主自由現在

真正所存在最大的危機跟險境，就單純的從這個現象，你就仔細地去思考說，那為什麼

會這個樣子，如果答案是因為這些電子媒體的老闆在中國市場都有利益的話，那接下來

的問題就非常的嚴重，那我們要如何的知道在中國所發生的真實事件在中國的真相？特



別是中國跟我們的關係又是如此的緊密，對我們的威脅又是如此的巨大的時候。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很少幫特定的新聞媒體說什麼話，因為我覺得站在閱聽人的角度

上面，閱聽人去監督媒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但是我其實一直很支持大紀元跟新唐

人，理由絕對不是我是法輪功的學員，我不是法輪功的學員，我也沒有練法輪功，我對

他們有接觸很簡單是當初在反媒體壟斷運動的時候，那個時候發起這個運動的時候，在

媒體上面是全面被封殺，根本沒有人敢報導這個運動，因為沒有人要得罪蔡衍明，但是

那個時候是我第一次跟朱律師結緣，她主動打電話給我，她說黃老師你們現在發起的這

個運動非常的重要，如果有任何他們幫得上忙的地方，朱律師有另外一個社團法人，應

該是自由傳播協會，他們願意加入這個反媒體壟斷的運動。 

 

那在接下來的過程當中，包括大紀元時報，包括了新唐人是少數在反媒體壟斷運動

的初期沒有封殺這個新聞的媒體，那目前有關很多在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懷，中國人權迫

害實際的訊息，那這兩個媒體可以說在臺灣目前，在臺灣目前普遍不敢得罪中國共產黨

的媒體情況下面特別珍貴的一個聲音。 

 

那第二個是，我想要邀請大家去思考另外一個問題，也是剛剛朱律師所提到的活體

器官移植的問題，在臺灣，我就去看政治人物對於在中國非常的去進行人體器官移植的

活動，大家仔細地想一想，他們最關注的時候是什麼，他們最關注的時候只有在選舉的

時候，只有在1129的選戰之前，當有一位候選人似乎捲入了那個疑雲的時候，大家突然

都變成了最關心這件事情的人權代言人，認為那位候選人，當然他現在當選了市長必須

要站出來把話說清楚，那那件事情的真相是什麼不是我要講的重點，先放在旁邊，那但

是等到這個期間過去了以後，還有多少當初站在第一線大聲疾呼要求那位候選人，現在

是市長，要面對這個問題的人，他們針對這個議題，在選舉過後，還有多少人持續在關

心？還有多少人持續在關心？我這個是一個問號，這個問號是邀請在座各位朋友，我們

接下來可以持續地去關注，可以持續地去監督。 

 

那第二個事情是什麼？第二個事情是，如果這件事情真的這麼在意，你真的想要為

目前這麼不合理的狀況做一些事情，想要為人權的保護去盡一份心力，那第二個要觀察

的事情是，你對於，你對於造成活體器官移植，造成這個迫害的罪魁禍首的中國共產黨，

你所採取的立場跟態度是什麼？ 

 

你如果所採取的立場跟態度是，你在選舉的過程當中大聲的去批判這件事情的錯誤，

但是當中共的高官來到臺灣的時候，你又迫不及待的去跟他們觥籌交錯，那講得更不堪



一點是，你又迫不及待的去抱人家的大腿，而不敢對於這一個集權的政體，他放任，甚

至他積極的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活摘人體器官這麼殘忍的罪行，沒有人會相信你真的

在乎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目前我們在不管是公共輿論的論壇上，還是說在掌握政治權力的人物上面，

我們所看到，你可以說是失望，因為看到這些偽善而失望，你也可以說看到這些現象而

感覺到非常憂心。 

 

拉回來作為法律人，作為法律人，談法律人可以做的事情，其實相對來講我們都是

幸運的一群人，我們對於臺灣目前所存在的民主法治有不滿，有認為需要改革，但是相

對而言，我們真的都是幸運的一群人，所謂相對而言指的是相對可能在歷經臺灣白色恐

怖的年代，在臺灣白色恐怖的年代，有很多人遭遇到了類似於高律師這樣的處境，但是

有他們的努力，有他們站出來，讓我們有今天這樣的環境。 

 

那在現在的這個時間點發生在中國，也有一群人他們勇敢的站出來，為了要讓自由

民主的果實可以在中國開始慢慢地開放，他們願意犧牲自己做出這樣的努力，那在臺灣

的我們，在臺灣的我們，對於一個法律人來講是，我剛剛說過了，如果要求你去承受或

是要求你去做到像高律師那樣的事情，我會覺得對一般人來講，可能強人所難，因為那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也不覺得我自己可以做得到，那但是有幾件事情是

做得到的，第一個是在我們現在相對更好更安全的環境當中，作為一個法律人，你要去

捍衛公平正義的價值，其實你所付出的代價是很低的，一個最簡單的事情是，能不能夠

不要急著去抱掌權者的大腿，為不合理的行為擦脂抹粉，你所付出的機會成本就是，你

不會得到那些掌權人的青睞，那又怎麼樣，你可以做因為自己，為自己的良心跟良能負

責的法律人，心裡覺得踏實，而在實踐個案正義的過程當中，得到很大的滿足跟快樂。 

 

那第二個事情是，再進一步的是，除了珍惜我們現在有的，對於不管是臺灣未來的

改革或者是說中國的人權狀況，我相信各位相對於其他的人來講，都是更有能力也更有

條件能夠多付出一點點心力，多一點點關懷，多一點支持，多傳播一些正確的資訊，在

必要的時候，出聲甚至出力予以聲援。對於我們自己對於中國未來的民主化跟法治化都

是有極大的意義。 

 

那我知道各位可能在目前的所謂的整個趨勢下面，有人會有很有興趣去研究或者是

去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那我不覺得這是壞事，但是問題是，你可能對於中華人

民共和國法律的學習，你要看的是他具體面的實踐而不是法條的文意，要不然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也明文保障宗教自由跟示威的自由，但是大家真的覺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

由中國共產黨所掌握的政權有把他們憲法當一回事嗎？ 

 

那我們在看待中國的司法制度，那你就必須要認真的去追究在審判活動的進行上，

是不是還在搞祕密審判，真的有符合，不要說法治先進國家的水準，最低最低最低標準

的正當法律程序都沒有，而這樣的政體在最近還宣布說，他們要以法治國，法治是他們

的核心價值，不是非常諷刺嗎？ 

 

我相信高律師的故事會帶給很多人感動，我自己也是一樣，我看了非常的感動，那

從他的行動當中，我相信對於我們去思考接下來如果我們要透過法律實踐的過程，透過

自身的努力去帶來更多的公平正義，透過他的故事，讓我們在實踐的過程當中，如果遭

遇到一些挫折，跟他相比，根本是微不足道，進一步帶給我們行動的勇氣，謝謝。 

 

(掌聲) 

 

(Q&A) 

 

同學1：你好，我想問黃國昌老師第一個問題就是說，你剛剛提到反媒體壟斷嘛，那你

現在同時在推動補正公投法，那我想請問一下在臺灣普遍媒體是不是把這些一些偶像明

星賣給大陸的情況之下，我們臺灣人普遍被統媒影響的情況之下，那補正公投法會不會

增加簽訂這種兩岸和平協議簽訂的機率呢？因為有一方說法是臺灣如果簽訂兩岸和平協

議的話，就變成下一個西藏，然後就被視為國內。 

 

你的問題我怕我會花太多時間回答，容許我簡要的回答，就是我們在進行一個法律

制度的設計的時候，最好的方式是把我們陷入所謂的無知之幕，John Rawls在《正義論》

裡面想的，你沒有去設定自己的立場，沒有去設定那個議題，放在無知之幕裡面去思考

什麼樣的制度才是正確的，這個是出發點。 

 

第二個是以目前我們所在推動補正公投法的運動，非常簡單，要處理代議民主失靈

的問題，同時從臺灣去對抗中國想要侵略臺灣野心的角度而言，公民投票的權利我們一

定要讓它從墳墓裡面走出來，我說從墳墓裡面走出來指的是說，現在的狀況是一個最糟

糕的狀況，所謂最糟糕的狀況是有一部法律上面有公民投票的權利，但是它的行使被那

個法律裡面本身的條文綁得死死的，讓人民自己產生對這個權利厭倦的態度，就是你不

要再跟我講公民投票，這個權利沒有用，在目前的這個法律制度之下，它根本沒有辦法



被行使。 

 

那當人民產生自己厭倦權利的態度是我不願意，甚至我不願意去討論，不願意去使

用這個權利，你如果問我最高興的人會是誰，最高興的會有兩種人，第一個是濫權的代

議士，第二個是以目前臺灣所處的狀況，就是中國共產黨，他們非常害怕臺灣行使這個

權利，他非常害怕臺灣人民行使這個權利，這也是為什麼在2003年的時候，中國國民黨

佔多數的國會，他們要通過這部鳥籠公投法的原因。 

 

那最後就有關和平協議的簽訂，我想第一個你如果問我的話，我當然是站在反對的

立場，第二個是，臺灣人民會say yes嗎？我不認為，我相信臺灣人民的智慧跟選擇，就

像你如果是對民主有信仰的話，你如果是對民主有信仰的話，你必須要接受這個核心的

價值，我不太可能去做一個決定是說，我只有在我贊成的意見會取得勝利的時候，我相

信民主，而我反對的意見有可能會取得勝利的時候，我反對民主，那個不是對民主真正

的信仰跟價值，你如果出去論證所採取的這樣的立場是這個樣子的話，恐怕會接受的人

也很少。 

 

那最後一個，對於臺灣人來講，其實大多數的共識是說，臺灣的命運應該由臺灣人

自己來決定，決定具體的形式是什麼，決定具體的形式是什麼，那決定具體的形式如果

真的講到未來終極制度的選擇的話，你如果問我，我認為最佳的方式就是要透過公民投

票的方式來加以解決，那廢掉50%投票門檻，它事實上所具有的作用是，第一個它才真

正可以提高投票率，第二個它會去除掉反方不合理的優勢，那這兩句話是非常精簡的濃

縮，那要論證的話，可以再討論滿久，不過我不要為這個別的問題去花太多的時間，如

果你會後任何來今天參加這個座談的朋友，對這個問題有興趣，要進一步的討論都可以

來找我，非常歡迎。 

 

(跳下一黃老師片段) 

 

同學2：我要先問黃國昌老師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可以知道民主思想的成熟以及自由社

會的建立是決定於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一個高素質而且獨立運作的媒體，那既然如

此，我們要如何，通常媒體他會因為財團或者是政治團體的壓力，他被迫要報導一些，

應該說沒辦法報導出一些社會上應該要被舉發出來的事情，沒辦法扮演好他被英國所稱

的無冕王這種角色，那你認為要怎麼樣才能夠建立一個高素質而且獨立運作的媒體呢？ 

 

第一個問題，我最直接的回答就是，我們作為閱聽人要扮演很積極的角色，那你如



果覺得這個媒體讓你覺得很失望，不要看他，那我知道你下一個要問的是說，那沒有可

以看的了啊，你怎麼辦，就沒有可以看的，我其實很少，我回家很少看新聞，我老實講，

就是有線電視新聞台的新聞除了特定的目的，有的時候我要監看新聞，去看說他們篩選

掉什麼資訊，那對一件事情的鋪陳是怎麼樣，要不然基本上我回到家，我最討厭看的就

是新聞台，我說的是實話，我最討厭看的是新聞台，我根本就不會看，但是我也知道現

實，現實是說，有線電視新聞台對於一般臺灣人民在資訊接觸上面，它的接觸率還是所

有媒體最高的，高達90%以上，滿穩定的，大概90%以上，那當然你說網路的媒體開始

慢慢影響，它的接觸率也每年在提升，不過它可能在分配上面還是分配在比較年輕的世

代上。 

 

那第二個事情是，我們已經投入的公共事務，因為如果講到媒體這件事會變得有點

複雜是說，我們當初投入了一些公共資源，事實上是希望能夠去扶植好的媒體，比較獨

立的媒體，像英國的BBC或日本的NHK，所以我們搞了一個公共電視出來，那我們真的

也投入了一些資源去處理公共電視，那大家只要仔細地回想說，公共電視從成立以來，

後來所發生的風風雨雨，你會發現一個很令人痛心的事情，就是不管是誰執政，執政的

那個人永遠想把他那隻手伸到公共電視裡面去，你就看那個董事會變遷的經過，你就覺

得很好笑，當初2008年政黨輪替了以後，他們後來發現說，欸，那個董事會太綠了，但

是他又換不掉他怎麼辦？他就修法，就把公共電視董事的名額先灌水，我從10幾個人變

成20幾個人，然後新提的董事都是我可以控制的，那一進去了以後，我這邊的董事就變

多了，那舊的董事當然就不可能。 

 

所以後來新的董事變多，他們把公共電視的總經理給fire掉，後來還衍生非常多的問

題，當然裡面的董事或者是被fire掉的董事長，跟政大其實都滿有關係的，那各位如果有

興趣的話，可以去多瞭解，去把法院的判決書拿出來看會很清楚。 

 

那今天我們既然已經用了國家的資源真的去處理公共電視這塊問題的話，你就真的

就希望發揮他原來發揮的功能，而不是說讓政治的那隻手還可以繼續地去控制他，那最

後我還是會期待各位多支持一些優質的獨立媒體，多支持一些優質的獨立媒體，那他們

能夠堅持獨立媒體的精神其實並不容易，那一定要很有堅持，那才有可能可以撐得下去，

那這個時候去讓他們，協助他們維持獨立媒體的性格不會被政治或是商業過度地汙染，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力量還是閱聽人的支持，我先簡短回答到這邊。 

 

 


